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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2月，北京某医

院内科病房，时时传来一阵阵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躺在病床
上的66岁的安月英哭着请求
守在身边的儿子索敬民：“儿
啊，你要是真孝顺的话，就赶
紧帮妈死吧。”索敬民紧紧地
攥着母亲的手，禁不住泪如雨

下。
安月英在生下女儿索敬

慧不到一年时就守了寡，那一
年，她才28岁。她用柔弱的肩
膀，支撑着这个家。兄妹俩渐
渐长大，成立了自己的家庭，
而且事业有成。安月英也积劳

成疾，累倒了。1990年，她患
上了急性糖尿病。当时，她怕
影响孩子们的工作，就没有告
诉他们。谁知，由于治疗不及
时，转成了慢性糖尿病。

1999年底，安月英突发糖
尿病并发症住进了医院。当时，

索敬慧正在英国讲学，已经成
立了自己的公司的索敬民扔下
公司的业务，日夜守在母亲的
身旁。就在安月英被疼痛折磨
得不堪忍受时，她又发生了肾
衰竭，每周要透析三次来维持
生命。而且，她的各个器官都在

衰竭，她已经无力再坐起来，就
连说话都变得非常困难。

一天，医生将索敬民叫到
办公室，向他交待了安月英的
病情。医生说，根据他母亲目
前的状况，最多只能活 2个
月。但如果每天打一种进口的

营养针，隔两天输一次血，可
能还能多维持2个月。这种进
口针价格非常昂贵，一针 900

元，一个月需要27000元。透
析的费用一个月大约 5000
元左右，加上输血和其他治疗

的费用，一个月要 6万元左
右。医生问索敬民，是否能承

担得起？
索敬民坚决地对医生说：

“费用您不用担心，我一定会
想办法凑齐。只要能延长母亲
的生命，您就把所有能用的药

都用上吧，无论多贵我都在所
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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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2月 18日，安月

英流着泪对守在床边的儿子
说：“儿啊，妈有一个最后的
请求，你一定要答应我。我知
道我已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我只想早点走，别让妈再这么
受罪了。如果你真是心疼妈，
孝顺妈的话，就行行好，帮妈

安乐死吧。妈求你了。”
索敬民急忙制止母亲：

“妈，看您说什么呢？您一定
要坚持，医生一定会治好您的
病的。” 安月英无力地摇摇
头：“妈心里什么都清楚。别
花冤枉钱了，也别再让我受这

份折磨了。”
这时，又一阵疼痛袭来，

安月英痛苦得脸都扭曲得变
了形。望着母亲被疾病折磨的
悲惨样子，索敬民的心像被刀

割一样疼。他想，既然医生已
经下了结论母亲的病无法治
愈，既然母亲活着就是痛苦，
那么，就让母亲少受些罪、早
点解除痛苦吧。也许做这个决
定，要受到舆论的压力，要永
远背负不孝的罪名。但为了让
母亲不再饱受病痛的折磨，他

准备豁出去了。
索敬民给远在英国讲学

的妹妹打了个电话，向她详细
地讲述了母亲的现状和母亲
的请求，并说自己已经决定同
意母亲关于安乐死的请求，准
备去跟医生商讨此事。索敬慧
一听，马上急了：“哥，你疯
了？你是不是盼着妈早点死

啊？我坚决不同意。”
听着电话里的 “嘟嘟”

声，索敬民真是为难极了。可
是，他还是决定去找医生。

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医
生后，医生说：“我们不会答应
你的请求的。医生的职责是救

死扶伤，是把病人从死亡线上
抢救回来，我们怎么可以去亲
手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呢？”

晚上，索敬民刚一进家
门，妻子王芬就迎面质问他：
“你要给妈实施安乐死？这是
真的吗？敬慧已经打电话告诉

我了，让我阻止你别做傻事。”
索敬民轻轻地叹了口气：“哎，
你们都不了解我内心的痛苦
啊。”“可是，你这是在杀人
啊！”王芬怒视着丈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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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一次次的惨叫，让索

敬民决心自己来完成这件事。
他查阅了有关资料，了解到曾
经有一位丈夫在身患绝症、痛
苦至极的妻子的请求下，自己
想方设法买来了大量的杜冷
丁，为妻子实施了安乐死。看
到这儿，索敬民决定去托关系

买杜冷丁。

而杜冷丁是国家控制药
物，没有医生的处方，是买不

到的。索敬民分头去找自己的
朋友，请求他们帮忙。他有一
些很有路子的朋友，他们都答
应尽量帮他搞到。

2000年 3月下旬，索敬
民已经将杜冷丁凑得差不多
了，他只等另外一位朋友再送

来两盒就准备开始实施。那天
晚上，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
到家中时，发现妻子抱着那些
杜冷丁站在他的面前冷冷地
看着他：“索敬民，没想到你
瞒着我还真的在买这些东西，
你真的要把你的亲妈杀了啊？

你不是人，是畜牲。”说着，把
那些杜冷丁狠狠地摔在地上。

2000年4月14日，安月
英在极度痛苦中，终于闭上了
双眼。索敬民永远也忘不了母
亲临死前那极度痛楚的表情，
那时，她已经叫不出声来了。

2000年6月17日，索敬
慧结束了在英国的讲学，回到
了国内。当她找到哥哥的家
时，王芬告诉她，她已经与索
敬民离婚了。索敬慧吃惊地
问：“你们不是一直感情挺好
的吗？为什么突然离婚了？”

王芬于是将索敬民买了
大量杜冷丁，最后让她发现全
部给摔了的事告诉了索敬慧。

索敬慧在索敬民的办公
室里找到了他。索敬慧指着哥
哥的鼻子说道：“我算看透你
了，怪不得嫂子要跟你离婚，

你不是人。我从此再也没有你
这个哥哥了。”说完，转身冲
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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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妹妹不认他，但索敬
民却时刻在关心着妹妹。有一
次，他给索敬慧的一位好朋友

打电话，向她打听妹妹的情
况。那位好朋友告诉他，索敬
慧得了糖尿病，在家休养呢。
索敬民到处打听治糖尿病的
偏方，然后按方抓来药给妹妹
送去。妹妹不让他进屋，他就
把药放在门口。

半年后，索敬慧的病情得
到了控制，索敬民这才松了一

口气。但糖尿病这种病是很容
易复发的，时隔半年，索敬慧
又住进了医院。索敬慧的病反
反复复，病情也越来越严重。
时间一长，她的丈夫肖刚受不
了了，提出了离婚。

2005年 5月，刚刚离婚

两个月的索敬慧又遭受了
下岗的打击。双重的打击
使索敬慧的病情一下子加
重了。2005年 10月，她也
出现了糖尿病并发症的症
状。她与母亲的症状很相
似，双脚溃烂，疼痛难忍。

紧接着，她又开始排不出
尿，最后发展成尿毒症，也
要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
索敬民再也不顾妹妹的反
对，每天守在医院。

索敬慧清楚属于自己的
日子不多了，她在饱受这不

堪忍受的折磨时，想到了死。
她开始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求
安乐死了，也理解哥哥为什

么同意并准备为母亲实施安乐
死了。她真想要求哥哥也为她

实施安乐死，可她开不了口。她
深刻地体会到了哥哥所承受的
巨大的舆论和精神压力，她不
能再让哥哥为她而背负这一沉
重的枷锁了。

2006年 3月 27日夜晚，不
堪忍受病痛折磨的索敬慧趁病

房里的病友都睡着了，挣扎着悄
悄地爬上了窗台，从 4楼跳了
下去。

索敬民在病床的枕头下发
现了妹妹的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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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4月5日清明节这
天，索敬民将妹妹与母亲一起合
葬在了万安公墓。他带着晶晶，
将一束鲜花放在了母亲和妹妹
的墓前。

索敬慧死后，王芬从亲友
那里了解到了整个事情，她开

始反思自己过去对于索敬民是
不是太偏激了。5月 20日，她
鼓起勇气找到了索敬民。对于
王芬的到来，索敬民的心灵感
到了莫大的安慰。现在，他们正
准备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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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岁的李显光这一辈子

的工作都没有离开孩子，他从
事教育事业41年，长期担任
中小学的校长，1987年离休
后，一直在做关心下一代的工
作，是盘锦市盘山县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望着女儿和女婿的遗像，
李显光发誓：一定要将害人的

录像厅和游戏厅查明白，不让
他们再害人。他每天早晨7时
30分都准时从家出发，随身
携带的微型录音机和笔记本
成了他重要的暗访工具，从兴
隆台到盘山县，沿途只要看到
录像厅、游戏厅李显光就进，

直到下午5时才回家。
一次，在盘锦市辽河电影

院录像厅，李显光进去后，看
到有几个学生模样的青年正
在看录像，于是李显光便问几
个青年：“你们怎么不上学
啊？”“我们对上学没兴趣。”

其中一个青年回答。李显光又
问：“看录像的钱是谁给的
啊？”“家里。”一个青年答道。
“那你们不上课来这看录像家
里知道吗？”正问到这时，一个
青年挥起拳头说：“老头，你问
这么多做什么？看你是活得不

耐烦了吧。”说着就要朝李显
光打去，多亏旁边有人劝阻，
老人才得以脱身。

一次，李显光暗访录像
厅，在录像厅门外有一个节目
预告栏，有七八个节目，内容
有武打的、色情的、封建迷信

的，2元钱就可以看一天。李
显光也花2元钱走了进去，在
不足 30平方米的屋子里，窗
户被堵得严严实实，只有一个
小的通风口。屋子里有30多
人，大都是十四五岁到二十岁
左右的青年，有很多看起来像

中学生模样。屋内比较黑暗，
而且烟雾缭绕，录像里不断放
出黄色画面冲击孩子的眼睛，
懵懂的孩子没有任何表情，只
是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不禁让
李显光担心起来，这些正处在
十四五岁青春期的孩子未来

可怎么办？
在游戏厅里，李显光以找

外孙为由进到里面。这里青少
年更多，他们的书包放在一

边，双眼直盯着画面，如果在
“打斗”中取胜，就会有一个
裸露的美女出现。李显光还看
到，有的孩子在游戏机前模仿
驾驶员，有个方向盘在控制方
向，画面上就和实际开车一
样，每当快要撞上别的车的时

候，孩子们都会发出惊呼的声
音，看起来很刺激，孩子们玩
得都是乐此不疲。

怎么样才能让孩子们远离

毒瘤呢？老人总结了近一年来
对暗访全市70多家两厅获得
的未成年人上录像厅、游戏厅
的第一手资料，结合自家的遭
遇，以及给家庭带来的危害，写
成了《切莫让中小学生进“两
厅”》、《走出“两厅”的魔影》

两篇文章，文章在盘锦日报发
表后，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关
注，1995年，盘锦市市委书记
对该文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全
市上下禁止未成年人进两厅。

一时间，盘锦市的两厅基本
不见未成年人的身影，李显光暗

访两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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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厅”的气焰下去了，

但是老人的暗访并没结束，从
1994年到2004年间，他每天
都要抽出一些时间去 “两
厅”，对那里的未成年人进行
监督。而且每年过年的时候，
他都要召集大家在自己的家
里开关于“两厅”危害的家庭

会议，以免悲剧再次发生。但，
天有不测风云，悲剧再次发生
了，新的网吧毒瘤进入了老人
的视线。

2004年的一天，李显光
正在家里看资料，儿子打电话
来说，老人的三女儿李新立有

病住院了，让老人赶紧去一

趟。三天后，始终认为女儿
已经脱离了危险的李显光看

到亲戚们来了，顿时心里明
白了。老人从亲家的口中得
知，女儿的死亡也与网络毒
瘤有关。

李新立50岁，是个沥青
工人，刚退休在家。小聪是她
的儿子，是辽宁省阜新某高校

大二的学生，因为学习成绩优
异，在大一的时候还是班长。
大二的时候，小聪因迷恋网
吧，经常逃学，多门功课不及
格，被学校勒令退学。李新立
恨死了网吧，她坚信母爱能让
儿子回头。在她的努力下，校

方同意小聪留校。为了儿子的
前途，李新立来到阜新租了一
间房子陪读。在陪读的半年
里，小聪似乎每天都按时上下
学。要放“五一”长假了，小聪
让母亲先回盘锦，说自己过几
天和同学一起回家。然而在

2004年5月，校方告知已经
返回盘锦的李新立，小聪这半
年根本就没有上几天学。得知
真相，母亲一时气急，突发心
梗而撒手人寰。

回家奔丧的小聪一进门
就开始打瞌睡，原来，这些天

他一直在网吧中玩游戏、看电
影，已经几天没有好好睡觉
了。知道事情经过后，79岁的
李显光再也受不了了，十年前
因为大外孙去“两厅”，失去
了二女儿和女婿。十年后，悲
剧重演，因为二外孙去网吧，

永远失去了三女儿。老人这次
再也想不通了，为什么大学生
都被吸引住，网吧又要害多少
人！此时的李显光已经79岁，
精力大不如从前了，但为了和
新的毒瘤做斗争，老人决定拿
着10年前就开始用的两件暗

访工具寻找网吧。

^_:`

2005年 2月，在对盘山

县部分乡镇网吧的调查中，李
显光一共调查了 4个乡镇 7
个网吧。“玩家”中，90％以
上是未成年人，80％是在校
的中小学生。通过两年多的调
查，李显光总结出四个进入网
吧的未成年人的特点：第一，

都不穿校服，也很少见背书包

的；第二，都知道网吧不让未成
年人进入，所以遇到检查的，都

说自己成年了；第三，都是背着
家长和老师上网的；第四，都是
为了追求强烈刺激而上网的，根
本没有见过青少年进入网吧是
为了学习或者查资料的。

李显光在报告中感叹 “我
不懂电脑，不会上网，但我发现，

网络游戏的设计者抓住未成年
人的心理，将游戏设计得非常诱
人，充满了暴力。还有不少色情
网站，到处是淫秽不堪的镜头，
使青少年受其毒害而不能自拔。
网上交友可以宣泄感情，可以不
负责任，结果有的丧物、丧财，有

的丧命，有的被施暴。进这种网
吧没有一点儿好处，会摧残青少
年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最终
影响了孩子的学业，影响了社会
治安。”

2005年李显光一共给一万
多名学生讲过课，讲自己的家庭

经历，讲自己的暗访经历，举行多
次“坚决不去网吧”的签名活动，
很多学生都签字了，签字的学生
都再没有去过网吧。每一次作报
告，对李显光老人来说都是特别
痛苦的。但看到自己的劝说，让不
少孩子远离了不健康的网络虚拟

世界，对尚沉迷网络的孩子们起
到了不可低估的防微杜渐的作
用，他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如今，他写出 100余篇、70

余万字关于儿童教育方面的文
章，其中包括三篇关于防范儿童
被网吧、游戏厅毒害的调查文
章，并转交给政府部门。李显光
始终认为治理网吧不能一刀切
把它关闭了，关键在于预防，教
育青少年不要去网吧，教育网吧

不要容留未成年人，不要违规经
营。他有一个信念，要在有生之
年沿着这条“拯救”未成年人的
道路不停走下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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